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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区西南的二七区侯寨乡是一
片黄土丘陵，这里虽没有山的崔嵬险峻，
却也有着另一番风光，连绵的塬野，起伏
的阡陌，蜿蜒的沟壑，涓涓的溪水，比山
间多了些柔美。塬野深处有个樱桃沟
村，郁郁葱葱的樱桃树长满了村外的塬
上沟壑，初春满世界的芬嫩芳香，初夏满
树枝的玛瑙樱桃，景色如同仙境。樱桃
沟的西边有条溪水，蜿蜒宽阔处形成一
片湖泊，湖泊山坡上的樱桃树丛中，有座
规模不大的老奶奶庙，建于何时不可考，
供奉的神主也未写姓甚名谁，只知道是
一位能让家族人丁兴旺的老奶奶。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竟在老奶奶
庙旁边寻到了东亚现代人的“诞生处”。

人类诞生的传说

当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追问“我
从何处来”，便开启了对自身存在的终
极思索。在科学尚未揭示真相的漫长
岁月里，世界各地的先民以神话为笔，
书写着关于人类起源的浪漫想象。这
些传说如同散落于不同文明中的星辰，
形态各异，却共同映照出人类对生命本
源的敬畏与好奇。

“泥土造人”是人类起源传说中最
普遍的母题之一。它根植于农耕文明
对土地的依赖与崇拜——土地孕育万
物，人亦被视为大地之子。

中国女娲造人的故事流传最广。
据《太平御览》记载，盘古开天后，天地
间唯有山川草木，女娲独行于荒野，心
生孤寂，遂在湖边掬起黄泥，仿照自身
捏出人形，泥人落地即活，成为人类始
祖。起初她亲手细捏，虽精巧却缓慢，
后改用藤条蘸泥挥洒，溅落的泥点化作
芸芸众生。

传说中，手捏者为贵族，泥点所化
者为平民，这一细节折射出古代社会的
阶级观念。女娲造人不仅解释了人类
的诞生，更将女性置于生命创造的核
心，体现了母系社会的生殖崇拜。

相似的情节亦见于其他文明。古
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以泥土塑人，
雅典娜赋予其灵魂与智慧，《圣经》记
载，上帝用尘土造亚当，又取其肋骨造
夏娃。非洲希鲁克族传说中，创世神乔
奥克用不同颜色的泥土造出不同人种
——白土造白人，尼罗河泥造红人，黑
土造黑人。这些跨文化的共通性并非
偶然，而是农耕时代人类对土地滋养生
命的共同认知，人从泥土中来，终将归
于泥土，完成生命的循环。

如果说泥土造人体现的是物质的起
源，那么神灵创世则彰显了精神与意志
的力量。在这些传说中，人类是神意的
产物，是神圣语言的具现。古埃及神话
中，创世神努悬浮于混沌之水上，以言语
创造世界。她呼唤“风”，空气即起；呼唤

“尼罗河”，河水奔流；当她说出“男人与
女人”，人类便遍布大地。这种“言出即
成”的创世方式，赋予语言以神圣性，反
映出古埃及人对智慧与表达的尊崇。

中国《淮南子》则记载了一种协作式
的创世，黄帝生阴阳，上骈造耳目，桑林生
臂手，众神合力拼凑出人类。这种分工造
人的想象，既透露出先民对人体结构的探
索，也暗含了社会分工的早期雏形。

除泥土与神灵外，许多传说将人类
起源归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展现人与万
物的亲缘关系。日耳曼神话中，主神奥
丁与兄弟将两段树木——梣木与榆木赋
予生命，创造出人类始祖阿斯克与恩布
拉。树木在北欧象征生命力与智慧，这
一传说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力的敬畏。藏
族神话则讲述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
出人类，将人类起源与动物直接关联，体
现高原民族对生态的深刻观察。

台湾高山族排湾人的传说尤为浪
漫，太阳产下黄绿双卵，由百步蛇孵化
出男女始祖，人类由此繁衍。太阳为生
命之源，蛇为孵化之媒，天地与生灵之
力交融，展现海洋民族独特的宇宙观。

在一些民族的叙事中，人类的诞生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多次毁灭与再
造，映射出先民对生存挑战的集体记
忆。白马藏族传说中，天老爷先后创造
了“一寸人”“立目人”与“八尺人”，但前
者软弱、中者懒惰、后者食量惊人，皆因
无法适应环境而灭绝，直至最后才创造
出适于生存的现代人类。这一过程宛
如一场远古的“自然选择”实验，暗含对
人类进化的朴素理解。

洪水后再殖人类的母题则广泛存在

于全球文化中。中国汉族、苗族、瑶族等
均有洪水灭世、仅存兄妹、结为夫妻、再
造人类的传说。这类故事不仅解释了人
类的延续，更承载着灾难与重生的主题，
彰显了人类在绝境中不屈的生存意志。

人类起源传说并非虚妄之谈，而是
各民族历史、环境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映
射。女娲作为造物主，凸显母系社会的
遗风；而《圣经》中夏娃取自亚当肋骨，则
反映父系社会男性中心的观念。希腊神
话中普罗米修斯造人后，宙斯为惩罚人
类而造潘多拉，暗含对人性善恶的哲思。

自然环境也深刻影响传说形态，黄
土高原孕育了黄土造人的想象，北欧密
林催生了树木化人的神话。这些传说
如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塑造着民族的
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尽管现代科学已揭示人类由古猿演
化而来，劳动在进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但
那些古老的传说并未因此黯淡，它们以
象征与诗意，延续着人类对生命本源的
追问。这些故事不仅是文明的瑰宝，更
是精神的根脉，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
何进步，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存在的思索，
始终是人类文明最深沉的回响。

人类成长的印记

传说毕竟是传说，人们追索自己从
何处来真相的探求从未停止。现代考
古等学科的诞生为探索人类的起源开
启了“芝麻之门”，人类起源的真相终于
被揭开，人是由灵长类动物——古猿演
化而来。随之，人类起源与演化成为探
索生命本质与文明根基的核心命题。
古猿怎样演变为古人类？哪类古猿演
变成了古人类？古人类怎样演变为现
代人？哪个地区的现代人类又在全球
范围内扩散并取代或融合其他古人类
群体？等等，成为古人类学与考古学长
期的焦点和热点议题。

考古学证实，古人类是在世界多个
地点诞生的，但是，在国际学术界，现代
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理论长期占据主
导地位。他们认为，在人类发展进程
中，由于大自然的灾害，各地的古人类
后来大都消失了，只有非洲幸存下来一
支，他们约在 7 万至 5 万年前走出非
洲，随后迅速迁徙至欧亚大陆，最终在
全球范围内取代了所有其他古人类种
群。然而，这一模型在东亚地区面临严
峻挑战，尤其是在中国境内不断涌现的
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遗址，显示出强烈
的演化连续性与文化独立性。中国学
者吴新智等人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
交”模型强调，东亚现代人类是在本地
直立人基础上连续演化而来，其间虽有
少量外来基因流入，但主体演化路径保
持稳定。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大量古
人类化石形态特征的支持。

中国对人类起源的科学探索是从
20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地质学、考古
学与人类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
系统性地搜寻中国古人类存在的证据，
一系列重大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对东
亚人类起源的认知。大量考古遗存证
实，中国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核心区域
之一，拥有横跨数百万年的完整古人类
演化链条。1921 年，周口店遗址的发
现拉开了中国古人类考古的序幕；
1929 年，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具北京
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世界，直接证实
了直立人阶段在中国的存在，将东亚人
类历史推至距今约 70 万至 20 万年
前。此后，中国古人类考古成果层出不
穷，1964 年发现的陕西“蓝田人”，将
东亚人类历史推至距今约 115万到 70
万年前。1965 年发现的云南“元谋
人”，将东亚人类历史提前至距今约
170万年前，成为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
直立人遗存。随后，发现的生活年代距
今约 60 万到 35 万年前的南京“汤山
人”、生活年代距今 41 万年前的安徽

“和县人”等直立人遗址，构建起中国直
立人演化的完整时空框架。

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遗
存陆续面世，1953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
今约 12 万至 10 万年前的山西“丁村
人”、1978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约20
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1984年发现的
生存年代距今约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
山人”、1974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约
20万至 16万年前的山西“许家窑人”、
2005 年发现的距今年代约 12.5 万至
10.5万年前的河南“许昌人”展现出直
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清晰脉络，体质特征
兼具原始性与进步性，文化技术逐步优
化，为现代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解剖学意义上

现代人形成、行为模式全面现代化的关
键阶段，尽管中国发现了生存年代距今
约 4万至 1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
生存年代距今约 4万至 2万年前的河
南“仙人洞人”等，均表现出与现代东亚
人群相似的颅面特征。也发现了 4万
至 1万年前年的水洞沟遗址、泥河湾遗
址等文化遗存，然而，由于缺乏足够丰
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作为文化行
为层面的佐证，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一
度成为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东亚现代
人从何而来，仍然困惑中国学术界。

老奶奶庙的惊喜发现

时间进入2011年，郑州传来了令考
古学家十分振奋的消息，在郑州老奶奶
庙遗址有了重大发现，这里发现了旧石
器时期晚期人类生活的中心营地，揭露
出极其丰富的文化行为层面遗存，生动
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

老奶奶庙遗址地处嵩山东南麓山
前冲积扇地带，东临九娘庙河，西靠低
山丘陵，南望黄淮平原，北接郑州盆
地。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水资源丰富，植被类型多
样，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优越的自然
环境与中枢区位，使其成为古人类理想
的长期栖居地，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
人类活动的密集区。考古调查显示，仅
在嵩山东南麓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就
已发现超过300处旧石器地点，构成一
个庞大的史前聚落网络，最著名的是
10万年前人类生活过的织机洞遗址。

2005年，老奶奶遗址被发现，引人
注目的是，在老奶奶庙遗址附近，沿着
河水上下 10公里的范围内，还分布着
20余处旧石器遗址，其时代也与老奶
奶庙遗址相当，形成了一个遥相呼应的
庞大遗址群。与老奶奶庙遗址相比，其
他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遗存也较少，
可能只是临时活动的场所。从分布位
置、地层堆积与文化遗存等情况来看，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这个聚落网络的核
心位置，应当是一处中心营地 。

老奶奶庙遗址独特的位置，引起考
古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11年至 2012
年夏季，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
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
掘。发掘面积达 48平方米，揭露深度
达 3米以上，共清理出 4个主要文化层
（3A至 3D层），出土石制品3000多件、
动物骨骼及碎片逾 12000 多件、用火
遗迹21处、灰烬堆积多层，以及保存完
好的古人类居住面。尤为珍贵的是，遗
址呈现出明显的多层叠压结构，各文化
层之间过渡自然，无明显间断，表明古
人类在此地进行了长期、连续的季节性
或半定居式居住。

老奶奶庙遗址的地层序列清晰，自
上而下可分为现代耕土层（第1层）、历史
时期文化层（第2层）和旧石器时代文化
层（第3、4层）。其中第3层又细分为3A
至 3F6 个亚层，均含有丰富的文化遗
物。通过对多个样本进行加速器质谱碳
十四测年，初步得出主要文化层的未校
正年代为距今约 4万年。结合光释光
（OSL）测年数据，经校正后实际年代应
早于距今4.5万年，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起始阶段，也是全球范围内现代人
类行为广泛出现的关键时期。这一精确
年代框架使得老奶奶庙遗址能够与欧洲
同期的奥瑞纳文化、非洲的中石器时代
晚期遗存进行横向比较，凸显其在全球
现代人演化图景中的重要地位。

老奶奶庙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打制石
器，共计有3000多件，种类包括石核、石
片、断块及各类工具等。石制品的原料
以灰白色石英砂岩和白色石英为主，亦
有少量的石灰岩、火成岩及燧石等。在
石英砂岩制品中，石片与石核的数量较
多，石核多为多台面石核，均为简单剥片
技术的产品，尚不见预制石核的迹象。
石英原料体积较小，亦采用锤击技术或
砸击技术直接剥取石片。经过仔细加工
的工具多系石英原料，数量不多，形体细
小，主要有边刮器、尖状器等。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石器在技术传统上与时代更
早的织机洞文化存在明显继承关系，而
与同时期欧洲勒瓦娄哇技术或非洲石核
预制技术无直接关联。这种强烈的区域
连续性表明，中原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是
在本地基础上独立发展而来，未受到西
方技术体系的显著影响。

老奶奶庙遗址内出土了丰富的动
物化石，可鉴定种类包括野马、原始牛、
梅花鹿、羚羊、野猪、鸵鸟等，反映出当
时该地区为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
环境。动物骨骼普遍带有切割痕、敲砸
痕与烧烤痕迹，且无食肉类啃咬迹象，
说明均为人类狩猎所得并在营地内进
行屠宰、加工与消费。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大量动物下颌骨被完整保留并集中
堆放，远超食用需求，暗示其可能具有仪
式性或象征性用途。另一引人瞩目的现
象是其中较多骨片的大小比较相近，很
多骨片长度集中在10厘米上下，刚好便
于手握使用，有些残片上有比较清楚的
打击修理痕迹，个别还可见到明确的使
用磨痕。这些迹象显示，该遗址的居民
除了使用石制品外，还大量使用骨质工
具。这些骨制品虽未达到欧洲同期骨
角器的精细程度，但其广泛使用表明古
人类已具备利用多种材料制造工具的
能力，是行为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老奶奶庙遗址中发现21处用火遗
迹，形式多样，包括圆形灶坑、灰烬堆、
烧土块与炭屑集中区，部分灶坑周围分
布有石块围砌结构，显示出一定的规划
意识。多个文化层中均发现由灰烬、烧
骨、石制品与动物骨骼共同构成的居住
面，尤以3B与 3F层最为密集，形成“文
化层—活动面—用火点”三位一体的空
间布局。这种复杂的居住结构表明，古
人类已能有效控制火源，用于取暖、照
明、防御野兽、加工食物与社交活动，反
映出较高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生活稳定
性。长期定居倾向的出现，是向现代人
类生活方式演进的重要标志。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不仅揭示了一
个距今 4.5 万年左右高度组织化的古
人类营地，更通过一系列具有“行为现
代性”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东亚现代人
是否为外来迁徙者抑或本地连续进化
的产物提供了决定性证据。该遗址因
此被视为连接中国旧石器中期向晚期
过渡的关键节点，成为探讨东亚现代人
形成进程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发现。

现代人形成的霞光

老奶奶庙遗址一系列不同以往的
惊人发现，向人们呈现了极其丰富的人
类由古人类迈向现代人类的精彩场景。

老奶奶庙遗址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之一是其作为“中心营地”的存在。多
个用火点围绕特定区域分布，形成功能
分区明确的生活空间，可能用于炊煮、
工具加工、休息与社交，也可能意味着
家庭单元的雏形开始出现。这种有组
织的空间利用方式，区别于早期流动性
强的临时营地，显示出更强的领地意识
与社会凝聚力。中心营地的出现被国
际学界广泛视为现代人类行为的关键
指标，意味着群体内部已有分工协作、
资源共享与信息传递机制，是复杂社会
结构萌芽的表现。

老奶奶庙遗址中大量非食用性骨骼
（如下颌骨）的集中出现，属于典型的“非
功利性行为”。这类行为无法用生存需
求解释，极可能承载着某种原始信仰、祖
先崇拜或群体认同功能。象征性思维的
出现，标志着人类意识的重大飞跃，是语
言、艺术、宗教等高级文化形式的前提。
老奶奶庙遗址的这些发现，表明距今4.5
万年前的中原古人类已具备抽象思维能
力，迈入了“现代心智”的门槛。

老奶奶庙遗址的石器工业展现出
强烈的本地演化轨迹。从原料选择到
技术方法，再到工具组合，均与华北地
区旧石器中晚期文化一脉相承。 这种
长达数十万年的技术延续性，强烈暗示
了人群的连续性存在，而非被外来群体
所取代。文化传统的稳定传承，是“多
地区进化说”的核心证据之一。

老奶奶庙遗址尽管骨器制作技术
尚处初级阶段，但其在遗址中的广泛存
在仍具重要意义。与欧洲以磨制骨针
为代表的复杂骨器不同，老奶奶庙的骨
器主要通过打制与局部修整而成，更接
近中国更早时期的骨器传统。这说明
东亚地区的骨器发展走的是独立路径，
而非受西方影响的结果。骨质工具的
普及，反映了古人类对资源的深度开发
与技术适应能力的提升，是现代人类生
存策略多样化的重要体现。

老奶奶庙遗址正处于现代人类行
为出现的关键时间节点，其多项遗存均
符合国际公认的“行为现代性”标准：复
杂居址、控制用火、骨器使用、象征性行
为、文化传承等。这些特征的集中出
现，表明距今 4.5万年前的东亚已存在
具备现代人类心智与社会结构的群
体。该遗址因此成为判定东亚现代人
形成的“金钉子”遗址，为构建中国乃至
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的时间表、路线图与
特征谱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准点。

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为“多地区进化
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实证。其石器技
术的连续性、非功利性行为所体现的象征
性思维、骨器使用的本土路径，均表明中
国境内的古人类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
上独立演化出“行为现代性”，而非由非洲
迁入人群带来。这一结论与分子生物学
研究中关于东亚人群存在古老基因成分

的发现相呼应，提示现代人类的形成过程
可能是“主干连续、局部融合”的复合模
式，而非简单的“完全替代”。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距今 5万至 3
万年间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极为稀少，导
致学界普遍认为该时期因末次冰期气
候恶化，人类活动大幅衰退甚至局部灭
绝。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彻底颠覆了
这一认知。其丰富的文化遗存证明，中
原地区在这一关键时段不仅有人类持
续生存，而且文化发展达到了新高度。
该遗址与周边数十处旧石器地点共同
构成一个密集的文化群，显示出人口增
长、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复杂化的趋
势，填补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
阶段的考古空白。

并非孤证的精彩跟进

就在考古人对老奶奶庙遗址的发
现兴奋不已的时候，在老奶奶庙遗址周
边地区发现了一系列与老奶奶庙遗址
同时期的现代人文化行为遗存，强有力
地支持了 5万至 3万年前现代人类已
经在中国中原地区形成的观点。

新郑市赵庄村坐落在沃野平原，历
史名河潩水河从村庄的西边自北向南
缓缓流过，赵庄村村南埋藏着与老奶奶
庙同时期的古人类生活遗存。遗址位
于潩水河东岸的台地上，面积约一万平
方米，这是一处独具特色的古人类活动
遗址。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在这里发
现遍地的打制石器，其中，石英制品数
量占绝对多数，种类主要是石核、石片、
断块、碎屑以及未加工的石料，还有少
量经过修理的工具，类型有刮削器、尖
状器等。制作石器的原材料主要是石
英石，现场遗存的绝大部分是加工石器
产生的副产品，很少见到加工完成的精
制品，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人类在这一区
域的主要活动是石器生产，这里应是一
处古人类的大型石器加工场。

令人兴奋的是，人们在石器加工场
的南部发现了一处非常少见的遗存，遗
存与石器加工场位于同一活动面，是同
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由上下两
部分组成，下部是由紫红色石英砂岩摆
放的石堆，上部是石堆之上摆放的古棱
齿象头骨，象的头骨呈竖立状，臼齿嚼
面朝南，由于长期的挤压作用已明显变
形，但仍保存完整。大象头骨与紫红色
石英砂岩石堆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组合，
这绝非无意义之为。

这里是一片黄色的沃土，没有紫红
色石英砂岩矿床，这些紫红色石英砂岩
应是从外地区搬运过来的。经调查，这
些紫红色石英砂岩是采自距遗址 5公
里以外的陉山基岩原生岩层，其搬运至
此的主要功能并非加工工具，而是为了
围成石头基座，在上面摆置象头。显
然，这是当时人们的精心之作，是人们
为了表达某种情感而举行的庄重仪式
的遗存，或许为了石器加工场的开工大
吉，或许为了庆祝狩猎的满载而归，或
许为了表达族人祈求度过某种灾难的
祈祷，或许为了祭天祭地而举办的盛大
祭祀……赵庄遗址的石块堆积是中国
目前发现的最早祭坛，是中国最早的人
类营造活动。

从距离5公里外搬运来紫红色石英
砂岩堆砌石堆，到在石堆上摆放古棱齿
象头骨，这些行为明显不是为了生存所
需，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非功利性行为，
应当是人们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产
物。这与老奶奶庙遗址中的人们偏爱收
集动物下颌骨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为人类特有的非功利性活动。非功利
性行为是学界判断现代人行为的典型标
志，赵庄遗址发现的非功利性行为遗存，
是迄今为止首次在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
陆距今5万到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中的重大发现，证实了生活在5万到3万
年前的郑州人已经完成了早期智人向现
代人的转变，开始人类发展的崭新时期。

赵庄遗址是沃野平原上发现的十分
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的意义不仅
仅在于有力支持了这一时期人类已经由
智人完成了向现代人的转变，还揭示了
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从山区来到平
原生活，这是人们生存能力提高的重要
标志，是迈向文明时代的重要一步。

位于嵩山东南麓丘陵地带的登封
市方家沟遗址，是中原地区晚更新世古
人类活动的另一处关键遗址。经过考
古发掘，共出土各类标本6947件，其中
编号为G1的沟状遗迹，因其保存完整
的原地埋藏特征和丰富的行为信息，为
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5万年前的窗口，
使我们能够直观地观察古人类的生产
生活场景，成为解读5万年前古人类生
存智慧的核心密码。

G1平面呈中间宽、两端渐窄的不
规则形态，最宽处约4.5米，长约12米，

堆积物最厚达 1.1 米。沟内填充物为
黄褐色粉砂，包含大量砾石、岩块和钙
结核，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密度远
超其他层位。通过对石制品的磨蚀程
度分析，发现脉石英原料几乎没有风化
痕迹，边缘保留清晰的打击疤痕，表明
遗物未经长距离搬运。同时，动物化石
的关节连接状态和破碎方式，也符合原
地屠宰、食用的特征。这种特殊的埋藏
学背景，为还原古人类的实际行为模式
提供了可靠基础。值得注意的是，G1
遗迹内的遗物分布呈现明显的聚集性，
共发现4处遗物密集区，显示出古人类
对空间的功能性划分。其中一处为石
器加工区，区内集中分布大量石核、石
片和断块，显示出古人类在此进行石器
制作的活动。通过对石片疤的分析，可
以还原从原料选取到工具成型的完整
技术链。一处为屠宰与食用区，区内出
土大量动物骨骼碎片，包括象的肢骨、
鹿的肩胛骨和羊的下颌骨，部分骨骼表
面可见切割痕迹和敲骨吸髓留下的破
碎特征。一处为工具使用区，区内发现
经过长期使用的刮削器、尖状器等工
具，边缘磨损痕迹清晰，反映出古人类
在此进行的刮皮、切割等日常活动。这
种空间利用方式表明，5万年前的古人
类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场地规划能力，能
够根据不同活动需求对自然空间进行
功能性改造。这显然已呈现出现代人
类的行为思维。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的重要突破，不仅深化了对中原地
区这一时期人类行为模式的认识，更为
探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
和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关键证据。

方家沟遗址 G1遗迹的发现，与荥
阳织机洞、郑州老奶奶庙、新郑赵庄等
遗址共同构建了嵩山东麓晚更新世古
人类活动的完整链条。从距今10万年
前的织机洞人类活动遗址，到距今5万
年前的 G1 遗迹，从 4.5 万年前的老奶
奶庙中心营地，到4万年前赵庄大象头
颅祭坛，再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
新密李家沟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地区
人类文化的连续演进过程。

非同凡响的意义

嵩山东南麓不仅是旧石器时代人
类活动的核心区，也是新石器时代裴李
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源地，
最终孕育出夏商周三代文明。老奶奶
庙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的根系向前
延伸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揭示出中原地
区文化发展的深层连续性。从旧石器
晚期的中心营地到新石器时代的聚落，
从象征性思维的萌芽到原始宗教的形
成，一条清晰的文化演进脉络逐渐显
现。这不仅增强了中华文明的本土性
与独特性认知，也为理解中国文化的延
续性基因提供了史前基础。

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引起了考古
学界、历史学界和古人类学界的极大关
注。2012年 3月，老奶奶庙遗址考古发
现研讨会在郑州举行，国家文物局考古
专家组原组长黄景略，著名考古学家严
文明、李伯谦、徐光冀、赵辉、夏正楷，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后三任所长
刘庆柱、王巍、陈星灿，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田野考古部主任信立祥以及17个国
内有关单位的30多位专家汇聚一堂，大
咖之多，规格之高，甚为罕见。大家对老
奶奶庙遗址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专家们认为，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
发现，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里
程碑式成就，它不仅以丰富的实物资料
揭示了距今 4.5 万年前中原人类高度
组织化的生活图景，更以其鲜明的文化
连续性与行为现代性特征，构建起中国
境内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现代人
连续演化的完整证据链，为东亚现代人
类的本土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打破了
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断层的片面认知，
有力挑战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的绝对
权威，推动国际学界重新审视现代人类
起源的全球图景。老奶奶庙遗址不仅
是研究东亚现代人形成的关键标志，更
是连接中国史前史与文明史的重要桥
梁。未来，随着更多科技手段的应用与
周边遗址的系统调查，有望进一步揭示
这一关键阶段人类适应环境、技术创新
与社会演进的完整图景，为人类起源研
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证据。

由于老奶奶庙遗址的特殊价值，在
201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中，老奶奶庙遗址不仅入选，且位居榜
首。随后，老奶奶庙遗址又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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